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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

陈广猛

　 　 内容提要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ꎮ 从当代以色列

智库的现状来看ꎬ 其特点包括: 智库的发展历史普遍较短ꎻ 地理位置分

布大多集中于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和海法等大城市ꎻ 很多智库与大学有

依附关系ꎻ 人员与资金规模相对较小ꎻ 内政和外交研究议题交织ꎻ 政治

立场较之于政府更为自由和灵活ꎮ 以色列智库通过 “旋转门” 机制、
提供相关著述、 定期出版杂志、 参加广播电视节目访谈、 召开各类研讨

会、 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形式ꎬ 对以色列政治和外交政策施加间接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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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广猛ꎬ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以色列研究中心

主任、 副教授 (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ꎮ

近年来ꎬ 中国学术界对于国外智库 (Ｔｈｉｎｋ － ｔａｎｋｓ) 的研究日益成为关注

的一个热点议题ꎮ 作为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ꎬ 独立的公

共政策研究机构对西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有着重要的影响ꎮ 然而ꎬ 笔者

在全面检索国内外现有智库相关文献后发现ꎬ 绝大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力都投

向了英、 美等大国的智库ꎬ 而对以色列等中小国家智库研究不足ꎮ 考虑到以

色列在中东地缘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阿以冲突频繁所引起的全球关注ꎬ 以色

列智库研究需要引起学界关注ꎮ 实际上ꎬ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尽管美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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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中国外交智库的发展、 运行和功能研究” (１２ＸＺＺ０１５) 的中期

成果ꎻ 特别感谢以色列 “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ＳＩＧＮＡＬ) 的资助ꎬ 使笔者能够有机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访问以色列的部分智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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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智库ꎬ 但从人均来说ꎬ 以色列人均所拥有的智库数量比

美国还要多ꎮ①

在以色列ꎬ 从颇具国际声望的国家安全研究所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ＩＮＳＳ) 到不太为人所知的艾什科尔中心 ( Ｔｈｅ Ｈｅｓｃｈｅｌ
Ｃｅｎｔｅｒ)ꎬ 从以色列建国后不久成立的凡􀅰利尔研究所 (Ｔｈｅ Ｖａｎ Ｌｅ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到 ２００４ 年才挂牌的罗伊特研究所 (Ｔｈｅ Ｒｅｕ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从拥有独立研究大厦

的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ＪＣＰＡ) 到座落

于巴伊兰大学内的贝京 －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 ( Ｂｅｇｉｎ － Ｓａｄ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ＢＥＳＡ)ꎬ 从专注于犹太事务的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ＰＰＩ) 到关注于整个中东非洲地区的

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 (Ｍｏｓｈｅ Ｄａｙ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等等ꎬ 我们可以看出该国智库发展呈现出多元化且充满活力

的态势ꎮ②

这些形态各异、 规模各不相同的独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与新闻媒体、 利

益集团等共同构成了以色列内政和外交决策机制的外围系统ꎬ 智库是其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ꎮ 本文从以色列智库的概念和属性、 当代以色列智库的现状和

特点、 智库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ꎮ 通过研究 “智库”
这个以色列外交决策系统中的重要因素ꎬ 我们可以加深对于以色列政治的认

识ꎬ 更好地了解中东局势ꎮ

以色列智库的界定

智库是一个西方化的名词ꎬ 最初出现在二战期间ꎬ 指美国为国防科学家

和军事参谋所提供的、 一种能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安全房间或环境ꎮ
后来ꎬ 它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延伸ꎬ 用来描述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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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发展

报告»ꎬ 以色列智库总数为 ５６ 个ꎬ 列所有中东地区国家智库数量的首位ꎬ 其中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

(ＩＮＳＳ) 位列全球顶尖智库 (含美国) 排行榜第 １０４ 位、 中东地区智库影响力排行榜的第五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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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ꎮ①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智库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议ꎬ 但

一般都认为ꎬ 从事政策研究、 以影响政府政策选择为目标、 独立和非营利等

要素应是构成智库的基本特征ꎮ② 一些美国著名智库ꎬ 如布鲁金斯学会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对外关系委员会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兰德

公司 (ＲＡＮＤ) 等均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典型智库ꎮ 对于以色列而言ꎬ 其智库标

准也可根据以上标准来衡量ꎮ
第一ꎬ 就从事政策研究作为主要活动而言ꎬ 以色列智库基本都能做到ꎬ

这一点使其与不从事政策研究的利益集团ꎬ 如以色列总工会 (Ｈｉｓｔａｄｒｕｔ) 和

以色列民权协会 (ＡＣＲＩ) 等组织区别开来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ꎬ 目前在以色

列ꎬ 虽然一般具有非官方特性的智库确以政策研究作为主要活动内容ꎬ 但并

非没有官方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ꎬ 而且有些官方研究机构的实力还非常强ꎬ
特别是军事情报系统的一些研究机构ꎬ 如摩萨德 (Ｍｏｓｓａｄ) 研究处、 军事情

报部 (ＭＩＤ) 研究处等ꎮ 其他的相关政府部门也有一些政策研究能力ꎬ 主要

是外交部的研究处等ꎮ③ 以色列的这些官方机构虽然也从事相关的政策研究ꎬ
但一般不被视为智库ꎮ

第二ꎬ 从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看ꎬ 这是智库类研究机构区别于大学研究

机构的重要标志ꎮ 一般而言ꎬ 大学的研究机构以纯学术研究为主ꎬ 其研究人

员多为高校教师ꎬ 他们担负本科或研究生的教学任务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一些

政策研究智库栖身于大学校园之中ꎬ 如贝京 －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座落于巴

伊兰大学内ꎬ 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所座落于特拉维夫大学之中ꎬ 犹太民

族政策规划研究所 ( ＪＰＰＩ) 位于希伯来大学吉瓦特拉姆 (Ｇｉｖａｔ Ｒａｍ) 校区

内ꎮ④ 这些位居大学校园内的政策研究机构ꎬ 常常出版专题研究报告或专著等研

究成果ꎬ 且以影响政府的政策选择为工作目标ꎬ 因此它们仍可算是特殊的智库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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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ａｌｄ Ｅ􀆰 Ａｂｅｌｓｏｎꎬ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ａｎｄ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Ｎｏｖ􀆰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９ － １２􀆰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Ｋａｒｉｍ Ｅｌ － Ｇｅｎｄ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ꎬ

Ｂｅｉｒｕｔ: Ａｌ － Ｚａｙｔｏｕｎ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９３ － ９４􀆰
值得一提的是ꎬ 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 ( ＪＰＰＰＩ) 是 ２００２ 年由非政府组织 “犹太代办处”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ｇｅｎｃｙ) 创立的ꎬ 它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政策规划智库ꎬ 旨在通过专业的战略思考和对犹太

人主要关注问题的规划ꎬ 来为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犹太人服务ꎮ
实际上ꎬ 在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 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栖身于大学的以色列智库ꎬ

一般都会避免在其名称前面加上其所处大学的属性ꎬ 而直接使用其研究机构的名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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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从独立性方面来看ꎬ 这一点比较复杂ꎬ 具体地说ꎬ 可以分为两个

层面: 从资金层面看ꎬ 以色列的政策研究机构很少依靠政府的拨款来运作ꎬ
这对维持其独立性较有帮助ꎮ 犹太人乐于慈善事业ꎬ 成立了很多基金会ꎬ 这

些基金会成为智库获得资金的重要来源ꎮ 但值得注意的是ꎬ 大多数以色列智

库的资金并非来源于国内ꎬ 而更多的是来自境外的犹太团体和基金会ꎮ① 从思

想的独立性层面看ꎬ 由于以色列拥有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ꎬ 作为决策圈外围

重要力量的以色列智库并没有为官方政策游说的义务ꎬ 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

中一般能保持观点的独立性ꎮ②

第四ꎬ 从非营利角度来说ꎬ 这一点可以将智库和以营利为目标的咨询公

司区别开来ꎮ 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即智库) 在以色列属于第三部门ꎬ
而第三部门在以色列非常发达和完善ꎮ③ 实际上ꎬ 相对于国民经济的规模来

说ꎬ 以色列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非营利部门的国家之一ꎬ 其主要活动多集中于

福利、 健康和教育领域ꎮ 这些提供捐款资助的境外慈善机构在以色列第三部

门中充当着重要角色ꎮ 在以色列 ３ ６１４ 个活跃的基金会中ꎬ 只有相对少量的基

金会支持改变以色列社会、 促进新思想和议程ꎮ
第五ꎬ 从组织性角度来说ꎬ 智库不是单个人ꎮ 以色列有很多外交决策顾

问ꎬ 除了官方的政策咨询机构以外ꎬ 以色列还有一些独立或非独立的政策咨

询人士通过他们的专业研究和给政府的建议来参与决策过程ꎮ 如以色列总理

的顾问有很多ꎬ 包括一个办公室主任、 一个外事顾问、 一个外交顾问、 一个

经济顾问、 一个法律顾问和一个军事秘书等ꎬ 他们更像助手ꎬ 负责处理总理

所面临的国家日常问题ꎬ 但通常缺乏进行系统政策制定和协调的能力ꎮ 一般

而言ꎬ 总理在求助国家安全委员会 (ＮＳＣ) 之前ꎬ 会选择辅助其工作的顾问

和助手ꎬ 甚至在 １９９９ 年以色列 “国家安全委员会” 成立之后ꎬ 几任总理如巴

拉克、 沙龙和奥尔默特在处理日常问题时ꎬ 仍主要依靠他们的顾问ꎮ④ 这种私

人性质的咨询活动显然不能算作智库的行为ꎮ
综合以上分析ꎬ 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以色列智库的概念和属性: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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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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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ｉｔ Ｂｅｎｓｉｍｈｏｎ － Ｐｅｌｅｇ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 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４􀆰

这一点在笔者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对以色列众多智库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的访谈中可

以真实地感受到ꎮ
Ｓａｒｉｔ Ｂｅｎｓｉｍｈｏｎ － Ｐｅｌｅｇ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４􀆰
Ｋａｒｉｍ Ｅｌ － Ｇｅｎｄ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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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是指以政策研究为基础、 以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为主要目标、 在

资金和思想上基本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ꎮ 这一界定ꎬ 比英、 美一般智库的概

念和属性在范围上更为宽泛ꎬ 更符合以色列国情ꎮ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智

库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故以下所提及的智库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以色列

外交智库ꎮ

以色列智库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ꎬ 全球掀起新一轮民主化浪潮ꎬ 智库也随之像雨后春

笋般层出不穷ꎮ 据最近的一项统计显示ꎬ 目前全世界共有 ６ ６８０ 多个智库ꎬ 其

中 １ ９８９ 个智库在北美ꎬ 占全世界智库数量的 ３０􀆰 ０５％ ꎻ １ ８２２ 个智库在欧洲ꎬ
占 ２７􀆰 ５３％ ꎻ １ １０６ 个智库在亚洲ꎬ 占 １６􀆰 ７１％ ꎻ ６７４ 个智库在中南美洲ꎬ 占

１０􀆰 １８％ ꎻ ４６７ 个智库在撒哈拉以南地区ꎬ 占 ７􀆰 ０６％ ꎻ ３９ 个智库在大洋洲ꎬ 占

０􀆰 ５９％ ꎻ ５２１ 个智库在西亚和北非地区ꎬ 占 ７􀆰 ８７％ ꎮ 而在西亚和北非地区的

５００ 多个智库中ꎬ 以色列拥有 ５６ 个ꎬ 是中东地区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ꎮ① 这

些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ꎬ 从智库成立时间来看ꎬ 由于以色列建国是在二战结束之后ꎬ 所以

智库的发展历史都比较短ꎬ 除凡􀅰利尔研究所和摩西􀅰达扬中东和非洲研究

中心成立于 １９５９ 年之外ꎬ 绝大部分的智库都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成立的ꎮ
对于智库在以色列蓬勃发展的动因ꎬ 以色列一些学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两个因

素: 一是源于以色列的 “西方政治文化”ꎻ 二是以色列人较为熟悉美国的政治

生活ꎬ 有相当数量的以色列人曾经在美国生活或学习ꎬ 许多以色列智库的创

立者 “或是在美国接受教育ꎬ 或是曾经在那里生活过” ②ꎮ 因此ꎬ 这些人往往

借鉴美国而建立本国的智库ꎮ 当然ꎬ 仅对西方政治生活熟悉并不能完全说明

以色列研究机构蓬勃发展的原因ꎮ 另一些以色列学者认为ꎬ 以色列智库的建

立还与该国政府架构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ꎬ 毕竟ꎬ “在中东ꎬ 批评

􀅰０５１􀅰

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ＭｃＧａｎｎꎬ ｏｐ􀆰 ｃｉｔ􀆰 􀆰
此观点出自耶路撒冷凡􀅰利尔研究所研究员、 沙洛姆中心出版的 «阿约尔» (Ａｚｕｒｅ) 季刊副

主编本雅明􀅰巴林特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Ｂａｌｉｎｔ)ꎮ Ｓｅｅ Ｈａｎｎａｈ Ｅｌｋａ Ｍｅｙｅｒｓꎬ “Ｄｏ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ｅｅｄ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７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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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的自由是独特的以色列现象”ꎮ①

第二ꎬ 从智库分布的地理区位看ꎬ 以色列由于国土面积很小ꎬ 其智库几

乎都集中于耶路撒冷、 大特拉维夫②和海法三大城市ꎮ 其中ꎬ 位于耶路撒冷的

智库包括: 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所、 沙洛姆中心 (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ｏｍ Ｃｅｎｔｅｒ)、
凡􀅰利尔研究所、 哈里􀅰杜鲁门和平进步研究所 (Ｈａｒｒｙ Ｓ􀆰 Ｔｒｕｍ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ｃｅ) 等ꎻ 位于大特拉维夫市的智库有: 国家

安全研究所、 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 贝京 －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
国际反恐研究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ＩＣＴ) 等ꎻ 位于

海法市的智库有: 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犹太 －阿拉伯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 Ａｒａｂ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Ｈａｉｆａ) 等ꎮ 此外ꎬ 以色列

南部贝尔谢巴市的本􀅰古里安大学也有少量的政策研究机构ꎬ 如以色列第三

部门研究中心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３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等ꎮ
第三ꎬ 从机构归属看ꎬ 以色列智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附属于大学的政

策研究机构特别多ꎬ 几所著名的大学都有一些重要智库ꎮ 希伯来大学有哈

里􀅰杜鲁门和平进步研究所、 弗劳希米尔政策研究所 ( Ｔｈｅ Ｆｌｏｅ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莱奥纳德􀅰戴维斯国际关系研究所 (Ｔｈｅ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Ｄａｖｉ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莫瑞斯􀅰法尔克经济研究所 (Ｔｈｅ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ａｌ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等ꎬ 特拉维夫大学有塔

米􀅰斯坦梅茨和平研究中心 (Ｔａｍｉ 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切

姆􀅰赫尔佐格媒体政治和社会研究所 (Ｃｈａｉｍ Ｈｅｒｚｏ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摩西􀅰达扬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等ꎬ 海法大学有国家安全研究

中心、 犹太 －阿拉伯研究中心ꎬ 巴伊兰大学有贝京 －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等ꎮ
以色列还有一些以退休或已故国家领导人命名的智库ꎬ 如佩雷斯和平研究中

心 (Ｔｈｅ Ｐｅｒ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伊扎克􀅰拉宾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Ｒａｂ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 等ꎬ 这一点和美国很相似ꎮ 此外ꎬ 就是一些独立设置的智库如凡􀅰利

尔研究所、 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所等ꎮ
第四ꎬ 从人员数量看ꎬ 以色列智库的规模一般比较小ꎬ 除了国家安全研

究所和以色列民主研究所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ＩＤＩ) 等拥有数十名左右

􀅰１５１􀅰

①
②

Ｈａｎｎａｈ Ｅｌｋａ Ｍｅｙｅｒ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３７ － ４６􀆰
大特拉维夫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ｅｌ － Ａｖｉｖ) 包括特拉维夫市中心ꎬ 以及周边的拉马特甘和赫兹利亚等地

区ꎮ 以色列人通常将市中心的周边地区称为一个城市ꎬ 相当于中国大城市的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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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人员之外ꎬ 大多数智库的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十人ꎮ 当然ꎬ 他们可能会

聘请一些兼职的研究人员ꎮ
第五ꎬ 从资金规模看ꎬ 与资金雄厚的美国智库相比ꎬ 以色列智库的预算

支出金额要小得多ꎮ 以色列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沙洛姆中心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ｏｍ
Ｃｅｎｔｅｒ) 年度预算有１ ０００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ꎬ①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年度预算大

约是 ５００ 万美元ꎬ 陶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Ｔａｕｂ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的年度预算总额为 １００ 万美元ꎬ 其余大多数以色列智库的年

度预算都在 １００ 万美元以下ꎮ② 这同动辄上百万、 上千万美元预算额的美国智

库相比ꎬ 无疑要少得多ꎮ
第六ꎬ 从研究领域看ꎬ 以色列智库大致可以分为内政型和外交型两大类ꎮ

较为关注国内问题的智库有: 以色列社会和经济进步中心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莫瑞斯􀅰弗尔克经济研究所 (Ｔｈｅ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ａｌｋ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陶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以色列民主研

究所等ꎻ 较为关注对外政策问题的智库有: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 贝京 －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 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以色列地区外交政策研究所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等ꎮ 由于身处周边的敌对环境ꎬ 很

多时候以色列的国内问题研究智库同时也涉猎国际问题研究ꎬ 阿以关系、 巴

以冲突常常会成为智库研究议题的关注点ꎮ
第七ꎬ 从政治立场来看ꎬ 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智库与官方的观点相比ꎬ

观点相对要自由和灵活一些ꎮ 一般来说ꎬ 沙洛姆中心常被认为比较保守ꎬ 罗

伊特研究所、 民主研究所相对温和ꎮ③ 具体到巴以关系问题上ꎬ 耶路撒冷以色

列研究所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ＪＩＩＳ) 和阿瑞尔政策研究中

心 (Ｔｈｅ Ａｒｉｅ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ＡＣＰＲ) 都以右翼立场闻名ꎬ 主张以

强硬立场对待巴勒斯坦问题ꎻ 而哈里􀅰杜鲁门和平进步研究所相对温和一些ꎬ
主张通过谈判达成巴以和平ꎮ 当然ꎬ 这只是一般的印象ꎬ 碰到具体情况和问

题还要具体分析ꎬ 尤其要注意不能把智库专家的个人观点和智库整体观点混

为一谈ꎮ

􀅰２５１􀅰

①

②
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沙洛姆中心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ｏｍ Ｃｅｎｔｅｒ) 升格成为沙洛姆学院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ｏ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成为以色列第一所 “美国式” 的文理学院ꎬ 但其仍然保持部分研究功能ꎮ

Ｓａｒｉｔ Ｂｅｎｓｉｍｈｏｎ － Ｐｅｌｅｇ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７８ － ８１􀆰
Ｉｂｉｄ􀆰 ꎬ 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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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以色列是议会民主制国家ꎬ 奉行西方式的立法、 行政和司法机构三权分

立原则ꎮ 它没有一部成文宪法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政府的运作都是依据

议会颁布的法律、 法规进行ꎬ 包括一系列的 “基本法”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ｓ)ꎮ 这些基

本法规定了国家统治机关如议会、 政府 (内阁)、 司法机构的角色和权力ꎮ 具

体到外交权力上ꎬ 以色列议会和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是这一权力的最核心内

圈ꎻ① 非官方机构或组织包括新闻媒体、 智库、 利益集团、 跨国公司等是这个

决策圈的外围ꎬ 决策圈的内层和外层结合在一起ꎬ 共同构成了颇具特色的以

色列外交决策体制ꎮ 智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一般说来ꎬ 智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其研究成果能够被政策的制定

者所采纳ꎬ 成为实实在在的政府政策ꎮ 具体到外交政策方面ꎬ 决策者能否采

纳智库的研究成果ꎬ 一方面取决于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国家利益ꎻ 另一方面ꎬ
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式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ꎮ

(一) 以色列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式

第一ꎬ 智库的人员在政府中任职ꎮ 当今各国智库除了对政府的政策施加

影响之外ꎬ 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进入政府的人才储备库ꎮ 政府官员和智库之

间存在着一种角色互换的机制ꎬ 即所谓的 “旋转门” 效应ꎬ 这一现象在美国

最为普遍ꎮ 作为一个单一制的议会制国家ꎬ 虽然以色列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政

府官员流动的不甚频繁ꎬ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ꎬ 尤其是政府官员退

职之后进入智库的情况在以色列时有发生ꎮ 国家安全研究所网罗了一大批退

休的军官和政府高级官员ꎬ 现任所长阿莫斯􀅰雅德林 (Ａｍｏｓ Ｙａｄｌｉｎ) 就是一

位退役将军ꎬ 前所长奥蒂德􀅰埃朗 (Ｏｄｅｄ Ｅｒａｎ) 曾担任以色列驻欧盟大使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ꎮ 内塔尼亚胡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雅可夫􀅰阿米德尔 (Ｙａａｋｏｖ
Ａｍｉｄｒｏｒ) 在卸任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在职) 加入了贝京 －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

心ꎬ 成为高级研究员ꎮ②

作为 “旋转门” 的反向作用ꎬ 即由智库进入政府任职ꎬ 在以色列并不多

􀅰３５１􀅰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ꎬ Ｉｍａｇｅｓꎬ Ｐｒｏｃｅｓｓ 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２ꎬ ｐ􀆰 ３７４􀆰

Ｈｔｔｐ: / / ｂｅｓ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ａｕｔｈｏｒ / ｙａｍｉｄｒｏｒ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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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ꎮ 比较突出的是赫兹利亚跨学科大学 ( ＩＤＣ) 政治与战略研究所 ( ＩＰＳ) 创

始人兼所长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９ 年)、 赫兹利亚大会 (Ｔｈｅ Ｈｅｒｚｌｉｙ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的创

办者乌兹􀅰阿拉德 (Ｕｚｉ Ａｒａｄ)ꎬ 他受内塔尼亚胡总理的邀请ꎬ 进入政府担任

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以色列大选之后ꎬ 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道尔􀅰戈德 (Ｄｏｒｅ Ｇｏｌｄ)
也进入政府部门ꎬ 担任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ꎮ② 通过在政府部门任职ꎬ 原智库

专家就有机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政策理念转化成具体政策ꎬ 从而对决策施

加直接的影响ꎮ
第二ꎬ 撰写著作或研究报告ꎮ 针对当前或未来的重大国际问题出版专著、

撰写专项研究报告ꎬ 是智库影响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常见形式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来ꎬ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迅速崛起ꎬ 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深刻改变着全球战

略格局ꎮ 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对全世界犹太人有什么影响? 整个犹太世界包括

以色列政府应采取什么对策来处理同中国的关系ꎬ 才能取得最大化的利益等

问题? 这引起了一些以色列智库的兴趣ꎮ 为此ꎬ ２００２ 年初ꎬ 耶路撒冷犹太民

族政策规划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沙洛姆􀅰瓦尔德 (Ｓｈａｌｏｍ Ｗａｌｄ) 博士进行了为

期两年的专题研究ꎬ 在 ２００４ 年出版了一份 １０ 万字的政策研究报告——— «中
国和犹太民族: 新时代中的古文明»ꎮ③ 该报告出版以后ꎬ 在以色列以及整个

犹太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ꎬ 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与个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ꎮ
该报告 ２０１４ 年在中国出版ꎬ 沙洛姆􀅰瓦尔德在中文版前言中宣称: 该报告的

希伯来文版被送到一些以色列领导人手中ꎬ 还被送达以色列议会所属的外交

和国防委员会的会场ꎬ 并引起热烈的讨论ꎮ④

国家安全研究所有鉴于以中关系的重要性ꎬ 请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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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创立政治与战略研究所 ( ＩＰＳ) 之前ꎬ 乌兹􀅰阿拉德曾在摩萨德 ( Ｍｏｓｓａｄ) 服务多年

(１９７５ 年 ~ １９９９ 年)ꎬ 并担任高级职位ꎮ ２０１１ 年从政府职位退休后ꎬ 他又回到了跨学科中心大学

(ＩＤＣ)ꎬ 聘为劳德政府、 外交和战略学院 (Ｌａｕｄ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的教授ꎮ
实际上ꎬ 道尔􀅰戈德在 ２０００ 年担任耶路撒冷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之前ꎬ 也曾在政府部门任

职ꎬ 担任过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１９９７ 年 ~ １９９９ 年) 和内塔尼亚胡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顾问

(１９９６ 年 ~ １９９７ 年)ꎬ 可谓是以色列 “旋转门” 现象的最佳诠释者ꎮ
Ｓｈａｌｏｍ Ｗａｌｄ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ＰＥＲꎬ

ＪＰＰＰＩꎬ ２００４􀆰 该报告 ２００４ 年最初出版时使用的是英文ꎬ ２００５ 年再以希伯来文出版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在

英文版出版十年之后ꎬ 中国又出版了该报告的中文版ꎮ
[法国] 沙洛姆􀅰瓦尔德: «中国和犹太民族: 新时代中的古文明»ꎬ 张倩红等译ꎬ 大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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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爱伦 (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 教授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以中关系展

开了一项全面的调查ꎮ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ꎬ 谢爱伦教授完成了题为 «中以关系: 当

前的现实与未来展望» 的调查报告ꎮ① 该报告对以色列和中国关系进行了系统

而全面的梳理ꎬ 分析了自 １９９２ 年以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ꎬ 并从以

色列的角度提出了加强和发展未来以中关系的多条建议ꎬ 引起以色列政府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ꎮ②

第三ꎬ 定期发行期刊ꎮ 一般来说ꎬ 智库大多进行政策研究ꎬ 通常具有时

效性强、 政策建议突出等特点ꎮ 因此ꎬ 以色列各大智库都有自己的定期出版

物ꎮ 各个智库通过研究人员在刊物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ꎬ 或邀请外部专家发

表看法ꎬ 从而对社会舆论施加影响ꎬ 进而影响官方的外交政策ꎮ 贝京 － 萨达

特战略研究中心不仅出版大量的图书专著ꎬ 还发行许多期刊ꎬ 如 «观点文件»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ｐｅｒｓ)、 «政策备忘录»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新闻简报»
(Ｎｅｗ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和 «中东安全和政策研究» (Ｍｉｄ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等ꎮ③ 国家安全研究所发行的期刊更多ꎬ 包括 «中东军事平衡»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年刊)、 «以色列战略调查»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ꎬ 年刊)、 «战略评估»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季刊)、 «军事和战略事

务»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一年三期) 等ꎻ 此外还发行电子期刊 «洞
察» (Ｉｎｓｉｇｈｔ) 和 «政策简报»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等ꎮ

从上述出版物的内容看ꎬ 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与中国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就

有 １９ 篇之多ꎬ 涉及的议题有: «服务于政治雄心的中国金融手段»、 «中国经

济走向何处: 评 ２０１５ 年全国人大»、 «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 机遇还是威

胁?»”、 «中国卷入中东: 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 «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 超

越伊朗寻机遇»、 «以色列将会出售天然气给中国吗?» 等等ꎮ④ 自 ２０１４ 年初

以来ꎬ 国家安全研究所还专门针对中国出版一份双周版的简报 «聚焦中国»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ꎬ 报道过去两周中国的新闻大事和以色列与中国相关消息ꎬ
以英语和希伯来语进行编译ꎮ 这是目前以色列唯一动态跟踪中国情况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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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ꎬ Ｓｉｎｏ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ꎬ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Ｎｏ􀆰 １００ꎬ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Ｉｂｉｄ􀆰
Ｈｔｔｐ: / / ｂｅｓ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ｓｓ􀆰 ｏｒｇ􀆰 ｉｌ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ｉｄ ＝ ５１２６ꎬ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２􀆰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物ꎬ 对相关研究人员很有参考价值ꎮ①

第四ꎬ 参与广播电视节目访谈ꎮ 智库专家接受广播电视访谈节目的采访

是以色列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ꎮ 与在报纸、 杂志等平面媒体上

撰写文章相比ꎬ 在电视广播媒体中发表评论无疑是智库专家影响公共舆论最

及时有效的方式ꎮ 仍以国家安全研究所为例ꎬ 仅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 ４ 月期间ꎬ 该

研究所的专家们接受广播电视节目专访的次数就有 ２０ 次之多ꎮ “军控和地区

安全” 项目负责人、 资深研究员埃米莉􀅰朗道 (Ｅｍｉｌｙ Ｂ􀆰 Ｌａｎｄａｕ)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接受了以色列之音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电台的专访ꎬ 就在瑞士举行的

伊朗核谈判问题发表评论ꎮ② ４ 月 ２８ 日ꎬ 她还就 “ ２０１５ 年核不扩散峰会” 专

题接受一家电视频道 ( ｉ２４ Ｎｅｗｓ) 专访ꎮ ４ 月 ３０ 日ꎬ 该研究所的 “国际恐怖

主义和低烈度冲突” 项目负责人、 著名反恐专家约拉姆􀅰斯韦策尔 (Ｙｏｒａｍ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 就 “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最新动态” 专题接受了英语电台 (ＴＬＶ１)
的采访ꎮ

贝京 －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也经常接受广播电视媒体的访谈ꎬ
尤其是所长埃夫瑞姆􀅰因巴 (Ｅｐｈａｉｍ Ｉｎｂｅｒ) 教授更是以色列广播电视节目的

常客ꎮ③ 其他活跃的智库人物还有国际事务全球研究中心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ＧＬＯＲＩＡ) 的前主任巴里􀅰鲁宾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教授ꎬ 他不仅经常接受以色列国家电视二台的访谈ꎬ 还在 «耶路撒冷

邮报» 上面设有专栏ꎬ 同时还拥有个人的博客主页ꎬ④ 不断就 “以色列、 中

东和全球安全问题” 发表自己的观点ꎬ 具有很大的影响力ꎮ⑤

第五ꎬ 召开各类会议ꎬ 讨论以色列重大外交议题ꎮ 以色列智库经常举办

各类论坛、 研讨会、 座谈会等活动ꎬ 对当前的热点问题、 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进行讨论和辩论ꎮ 受邀参加人员大都是来自以色列政界、 学术界和商界的精

英人士ꎮ 通过这种交流方式ꎬ 智库可以及时了解到政府的政策走向ꎬ 而政府

官员也可从智库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 拓展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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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ꎬ 巴里􀅰鲁宾教授因病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英年早逝ꎮ 为纪念他ꎬ “全球研究中心”

(ＧＬＯＲＩＡ) 也相应更名为 “鲁宾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Ｒｕｂ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他

的个人博客仍旧保留ꎬ 由同事负责更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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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研究所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举办了 “以中两国经济论坛” 会议ꎬ
会议由该所 “中国项目” 负责人奥德􀅰依朗 (Ｏｄｅｄ Ｅｒａｎ) 主持ꎬ 参加会议的

主要人员有: 时任以色列驻华大使马腾􀅰维尔奈 (Ｍａｔａｎ Ｖｉｌｎａｉ)ꎻ 以色列外交

部副主管、 亚太司司长马克􀅰索弗 (Ｍａｒｋ Ｓｏｆｅｒ)ꎻ 以色列议会议员、 前科技

部部长雅可夫􀅰佩里 (Ｙａａｃｏｖ Ｐｅｒｉ)ꎻ 总理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尤金􀅰
坎德尔 ( Ｅｕｇｅｎｅ Ｋａｎｄｅｌ )ꎻ 前摩萨德首脑埃夫瑞姆 􀅰 哈利维 ( Ｅｐｈｒａｉｍ
Ｈａｌｅｖｙ)ꎻ 以色列制造商协会外贸和国际关系部主席阿米兰姆􀅰肖尔 (Ａｍｉｒａｍ
Ｓｈｏｒ)ꎻ 特拉维夫大学谢爱伦 (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 教授ꎻ 希伯来大学和海法大学伊扎

克􀅰希霍尔 (Ｉｉｔｚｈａｋ Ｓｈｉｃｈｏｒ) 教授等等ꎮ 参会者涵盖了以色列政界、 学术界

和商界与中以关系相关的各类精英ꎬ 这种思想的直接交流和碰撞无疑会对以

色列政府制定对中国政策产生重要影响ꎮ①

在以色列智库举办的所有会议中ꎬ 最有名的会议莫过于以色列跨学科大

学政策和战略研究所主办的年度性 “赫兹利亚大会”ꎬ 该会议由前所长乌兹􀅰
阿拉德 (Ｕｚｉ Ａｒａｄ) 于 ２０００ 年创办ꎬ 试图模仿那些世界知名的国际政策大会

如 “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 “慕尼黑安全会议”、 “三边委员会” 大会和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ＩＩＳＳ) 发起主办的 “香格里拉对话” (新加坡)ꎮ 该会

议至今已举办了 １４ 届ꎮ 主办方每年召集以色列国内外政界、 商界和学术界的

精英ꎬ 聚集在特拉维夫北部的赫兹利亚市ꎬ 举行一系列的论坛、 专题讨论会

和大会ꎬ 与会者就以色列和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问题进行讨论ꎮ 以色列

总理是该会议的常客ꎬ 几乎每年都在那里发布下一年的国情咨文ꎮ② 另外ꎬ 国

际反恐研究所在每年 ９ 月召开反恐年会ꎬ 在国际安全领域也有很大影响ꎮ③

第六ꎬ 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ꎮ 基于各国智库通常所具有的 “非官方” 的

特性ꎬ 它们在对外交流时常常可以起到政府机构不能达到的效果ꎬ 即所谓的

“第二轨道” 外交ꎮ 在这方面ꎬ 以色列智库有不少的实例ꎬ 尤其它们与美国的

亲以利益集团、 智库组织等交流频繁ꎬ 其中最突出的是与华盛顿近东研究所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ＷＩＮＥＰ) 的合作ꎮ 很多以色列智库

的研究人员都有去近东研究所访问的经历ꎮ 同样ꎬ 近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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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到以色列智库交流访问ꎬ 以便更好地了解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局

势ꎮ 耶路撒冷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所长丹尼斯􀅰罗斯 (Ｄｅｎｎｉｓ Ｒｏｓｓ) 退

职后ꎬ 先是加入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ꎬ 之后ꎬ 他又进入了华盛顿近

东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和领导成员ꎮ① 而近东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埃胡

德􀅰亚里 (Ｅｈｕｄ Ｙａａｒｉ) 也曾在以色列沙洛姆中心下属的阿伯尔森战略研究所

(Ａｂｅｌ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担任高级研究员ꎮ②

除了与美国智库进行交流合作之外ꎬ 以色列智库还与其他国家智库进行

接触ꎮ 近年来ꎬ 随着以色列政府对中国的重视ꎬ 以中智库之间的学术交流也

日渐频繁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 ２１ 日ꎬ 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阿莫斯􀅰雅德林

(Ａｍｏｓ Ｙａｄｌｉｎ) 将军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ꎬ 与中国外交部下属的智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ＣＩＩＳＳ) 进行交流ꎮ 实际上ꎬ 这两个研究所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就举行了战略对话ꎮ③ 中联部下属的智库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也曾

造访以色列ꎬ 与以色列的多个著名智库进行广泛交流ꎮ④

(二) 以色列智库影响外交政策的效果

虽然有上述各种影响途径ꎬ 但如何评价以色列智库的影响效果却不是一件

易事ꎮ 究其原因ꎬ 这是因为智库提供的是 “思想”ꎬ 这种无形产品的特殊性很难

对其进行量化评估ꎮ 一些以色列智库的研究人员认为以色列智库影响力不大或

者根本就是缺乏影响力ꎬ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以色列智库有较大的影响力ꎮ
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尤兹尔􀅰拉比 (Ｕｚｉ Ｒａｂｉ) 教授认为ꎬ

影响政策制定者不是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ꎬ 他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事件

的背景ꎮ 他认为ꎬ 如果研究人员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话ꎬ 就存在采取什么

立场的问题ꎬ 而这可能会妨碍研究的客观性ꎮ 摩西􀅰达扬中心应该远离权力ꎬ
研究人员所要做的是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更好地诠释政策ꎬ 而决策者对此会

有认知ꎬ 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ꎮ⑤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国家安全研究所中国

问题专家约拉姆􀅰安伏龙 (Ｙｏｒｕｍ Ｅｖｒｏｎ)ꎬ 他在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进行评

价时认为ꎬ 他只是尽可能准确地陈述事实ꎬ 至于研究成果具体会产生什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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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ꎬ 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ꎮ① 巴伊兰大学政治学教授、 贝京 － 萨达特战略研究

中心主任埃夫瑞姆􀅰因巴 (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对于如何评价以色列智库的影响持

比较谨慎的态度ꎮ 在被问及如何评估以色列智库的影响力时ꎬ 他指出: “众所

周知ꎬ 政府有时会向我们要额外的 ‘拷贝’ (指研究报告等成果)ꎬ 我们的出

版物有时也会在背地里送到政府机构手中ꎮ 这是一个小国ꎬ 我们有时确实提

出了某些建议ꎬ 但很难说有直接影响ꎮ 我们只是做些事情ꎬ 而政府来制定决

策ꎬ 这是不同的ꎬ 这就是决策ꎬ 而决策就是这么简单ꎮ 􀆺􀆺的确ꎬ 道尔􀅰戈德

(Ｄｏｒｅ Ｇｏｌｄ) 与内塔尼亚胡有联系ꎬ 国家安全研究所拥有一批军事和情报部门的

前首脑ꎬ 这会有助于提升该研究所的影响力ꎮ 但提请大家注意的是ꎬ 不能过度

夸大以色列智库的影响ꎮ 因为来自高层的研究人员并不一定就有影响力ꎮ”②

赫兹利亚国际反恐研究所所长博阿兹􀅰加诺 (Ｂｏａｚ Ｇａｎｏｒ) 对以色列智库

的影响评价持比较积极的态度ꎮ 他认为智库与单纯的学术研究机构不同ꎮ 单

纯的学术研究机构通常会开展一些学术活动ꎬ 进行学术课题研究ꎬ 举办学术

会议等ꎮ 而智库的活动则要广泛得多ꎬ 它是一个把不同的人、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经验、 不同的知识ꎬ 以及不同的工具汇集在一起ꎬ 来质疑或者挖掘某

个实际的主题或政策ꎬ 并进行分析ꎬ 从而有所产出ꎮ 这种产出可以是任何形

式ꎬ 可以是书面的ꎬ 也可以是口头的ꎮ 只要它能够打开思维的盒子ꎬ 对于公

众、 政策制定者、 专业人士或学者来说ꎬ 就是一项有益的工作ꎬ 所以智库的

主要功能是交流思想ꎮ 他认为国际反恐研究所有很大影响力ꎬ 尤其是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比在以色列本国都大ꎬ 其年度性的 “国际反恐大会” (Ｔｈｅ ＩＣ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在国际反恐领域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ꎮ③ 另一位对以色列智库

影响力评估持积极态度的是前赫兹利亚全球事务研究中心 (ＧＬＯＲＩＡ) 主任巴

里􀅰鲁宾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教授ꎬ 他认为以色列智库有两大功能: 一是让公众

知情ꎬ 包括用专业知识引导舆论、 报纸或其他媒体ꎻ 二是做政府没有时间做

的工作ꎮ 他同时认为与美国智库的政策环境相比ꎬ 以色列智库有两个特点:
一是研究机构规模相对较小ꎬ 因而要求必须优秀ꎬ 不能产出垃圾产品ꎻ 二是

由于国家较小ꎬ 以色列智库比美国智库更容易接近高层决策者ꎮ 在被问及以

色列智库是否有影响力时ꎬ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ꎬ 并且他认为许多以色列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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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比美国和欧洲的智库还要优秀ꎮ①

在笔者看来ꎬ 对于以色列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ꎬ 我们大

致可从三方面来认识: 首先ꎬ 作为一个人口仅 ８００ 万左右的 “小国”ꎬ 以色列

存在着大量智库是个事实ꎬ 这构成了以色列智库影响力的基础ꎮ 其次ꎬ 智库

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影响具有 “选择性”ꎬ 即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具有影响

力ꎮ 一般来说ꎬ 在长期的、 战略性的问题上ꎬ 智库更容易发挥影响力ꎬ 而在

短期的、 战术性问题上ꎬ 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机会要小得多ꎮ 最后ꎬ 从影响的

方式来看ꎬ 在大多情况下ꎬ 以色列智库发挥影响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 通过

公共舆论来发挥作用ꎬ 而不是直接施加影响ꎮ 这种影响的过程虽然看起来较

为缓慢ꎬ 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它的重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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